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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着的边缘人
 

一天，听见窗外传来一阵争吵声，往下一看，见一个北京小伙子正扭着
一个收废品的外地人破口大骂，原来是俩人的三轮车错车时，北京小伙子的
车被碰了一下。北京人嘴里骂着，手上揪着，那外地人却只是退缩地低声解
释着。
在街头、地铁、公共汽车上，我经常看见这样的外地人。
他们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
说是乡下人吧，他们却常年生活在城里。干活，吃饭，甚至生儿育女；
说是城里人吧，他们却没有城里的户口，而没有户口，似乎就缺少了应该有
的东西：尊严、待遇、平等。
中国人的户口有两种：农业和非农业。二元化，两大块，分得清清楚楚。
据专家说，分得这么清楚的，全世界只有三家：中国、朝鲜、贝宁。森严壁
垒，谈何流动呢？从五十年代实行这种户籍制度以后，人口几乎是固态的、
静止的。
然而，这些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社会往前走，在农业和非农业户口
两块之间，生出了边缘人。他们以极强的生命力发展着，眼见着边缘人越来
越多，家里的小保姆，街上的服装摊，建筑工地的民工，流水线上的打工妹⋯⋯
一到春节前后，民工潮呈爆发之势，难以阻挡。
怎么了？无非是经济发展的要求；无非是铁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无非
是那“看不见的手”在调度着几千万活生生的人口。
在北京南郊，浙江来京的“边缘人”已经形成村落，人称“浙江村”，
我曾去那里采访，看到村里有人力“的士”，有诊所，有自由市场。在市场，
买主是浙江人，卖主是浙江人，卖的东西也是浙江货，我在市场里竟恍然觉
得自己不是在北京，而是在浙江的某一个小镇。在这里我遇到一户三世同堂、
十几口人的大家庭，房子很临时，家具很临时，一家人那股安然劲儿却不怎
么“临时”。最年长的老太太告诉我，她在浙江还有一个家，有户口，有房
子，有地，只是人都出来了。我们离开浙江村时，一个北京当地人愤愤不平
地悄悄对我们说：这些浙江人来北京赚钱，治安也不好了，卫生也糟透了，
他们干嘛把家安在这儿！看来城里人虽然生活上离不开他们，但却并没有从
感情上、心理上完全接纳他们。
他们的家，到底在哪儿呢？户口所在地是家？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都是又都不是，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漂”着的感觉。
这些“漂”着的边缘人就这样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生存着。家乡的家，空
在那儿，好像就不是家了，城里的家，没有户口，不名正言顺，好像也不是
家，这种状态，似乎用“漂”字更为确切。“漂”，使边缘人缺少一个健康
环境，而“漂”又让管理者多么头疼！“漂”着的边缘人向我们提出了什么？
现有的户籍制度是不是该改一改呢？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二日



边缘人向我们提出了什么？
 

一封从山东寄来的信放在我的桌上，里面是一位观众的农转非户口的影
印件。他说，这一纸户口值二千五百元。我有点大惊小怪，户口怎么可以买
卖？而一位内行人告诉我说，这是户口买卖中最便宜的价儿，还有几千、上
万的。现在户口买卖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农转非，恐怕是老外听不懂、不能理解的一个词，地道的中国特色。而
政策性的农转非，商品化的农转非，更使得中国户籍有一种说不清看不透的
感觉。
中国户口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不知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有着非农业户
口的人，自然多了一份高贵，多了一份优越，多了一份待遇，多了一份机会，
这一切都能够世袭。而持农业户口的人们，以往则被牢牢钉在一块土地上，
就业、上学、结婚，多少机遇都与他们无缘，这也世袭。一位朋友说，他的
父亲一生有三次最高兴的时候：一次是一九四九年解放；一次是儿子考上大
学，改变了农民身份，有了城里的户口；还有一次是落实政策，全家农转非。
这真是令人心酸的“高兴”。
现代化的进程，城市化的进程，产业转移的进程，必然造成大批农村剩
余劳动力流向城市，随之而来的就是户口的管理。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
再想用户口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已经不可能了。大量持有农业户口的人常年
生活在城市，已经有机地和城市融为一体。难道我们面临着这些边缘人，还
能用户口来约束他们吗？
不论是从人的健康发展来说，还是从经济的顺畅运行来说，原有的户籍
制度都显得陈旧，显得与市场经济不大合拍。流动产生活力，树挪死，人挪
活，开放式的管理是否更有利于经济的活力呢？既然现有的户籍制度管不
了，管不好流动着的人口，已经造成了管理真空，为什么不另想高招儿呢？
既然国际上有现成的，成功的管理方法，为什么我们不借鉴或拿来一用呢？
当然，中国人口这么多，三十多年的惯性又这么大，户籍制度牵一发动
全身，还要强调循序渐进。有活力又有秩序，这大概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对
户籍制度提出的要求，也是成千上万的边缘人的呼唤。
总有一天，边缘人会走出边缘状态。这个在中国特定阶段出现的特定概
念也会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逐渐消失。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九日



逛俄罗斯市场
 

带着对俄罗斯市场的旧印象和新传闻，我随’94 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展
团在深秋来到莫斯科。
展自己的，更要看别人的。趁着布展的当儿，我们提着摄像机直奔商店。
首先想看的当然是食品店。前几年，一说起俄罗斯市场，总爱用“食品匮乏”
这样的词儿，那时食品柜台上往往只有面包，长面包还要横着摆，为的是柜
台上不显得太空空荡荡。我们走进一家小副食店，看到除了蔬菜品种少、不
太新鲜，其它东西完全能满足普通市民过日子的需要。这家商店的女经理出
来问：“为什么要看这个店呢？这是最不好的店了。”我们回答：“我们正
是要看这样的店。”我们知道，这种开在住宅楼下面的小店遍布莫斯科，最
能看出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我们又走进一家大自由市场，这里热热闹闹，很
有特色。小商贩友好地向镜头招手。肉菜水果，赤橙黄绿；卖蜂蜜的，开瓶
品尝；卖鲜花的，一片绚丽。与前两家不同，新阿尔巴特大街食品店是一家
高档食品店，用“琳琅满目”来形容它一点儿也不过分。店堂漂亮，商品丰
盈，光肉制品就有二三十种。这里有相当多的商品是进口的，价格不低，但
买的人也不少。人们以前看惯了的排队现象，在这里早已不见踪影。
排队的，倒也有，是在意大利皮鞋专营店门口。光顾这种高档店的人这
么多，让我很意外。进口商品随处可见，日本的电器、法国的化妆品、德国
的皮衣、韩国的纺织品⋯⋯如果想特意买点俄罗斯商品回去，得专门问一下，
一不留神就买了别国的进口货。外商占据了地利最佳的店面，街头的麦当劳
人满为患。
面对这样的市场，油然而生的念头是：中国货呢？曾在俄罗斯市场颇为
俏销的中国货现在在哪儿？
我们在红场边的百年老店，也是全俄最大的百货商店“古姆”里寻寻觅
觅，终于在一处低矮的铺面里找到了中国人开办的卖中国货的小店。店里卖
的多是羽绒服什么的，商品摆得很挤，顾客却不很多。威登汉——全俄展览
中心，是个中国货扎堆儿的地方，不论是购物环境，还是商品货色，都没有
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亮点”，大都属于中低档。
这样走马观花地逛了市场以后，再看自己的展览就有了新的眼光。是精
品吗？符合俄罗斯人的消费需求吗？能代表中国商品的上乘水平吗？经过一
番观察、比较和思考，很多参展者都意识到自己对俄罗斯市场估计不足，对
自己的展品底气不足。然而，晚了，展览会开幕了，我们不得不让俄罗斯参
观者看到了一些地摊水平的展品，而展览会是冠以“中国”之名的。走在莫
斯科大街上，我有些难为情。逛来逛去，心里疙疙瘩瘩的。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五日



尴尬的采访
 

我走进莫斯科的一家百货商店。在秋日里。
身旁是摄像机，手里是话筒，脑子里是一大堆问题：中俄贸易额今年为
什么大幅度下降？中国商品在俄罗斯怎么不那么“火”了？’94 中国出口商
品展览会在莫斯科举办能树立起中国商品的新形象吗？为什么开展几天反应
平平？俄罗斯人怎么看中国货？这些沉甸甸的问题当然不是一家百货商店所
能回答的，但它们成了我走进商店的心理背景。
这是一家中档商店，当我们正拍摄日本货充斥的电器柜台时，总经理来
了，我就势问：“这个商店经营的进口货多吗？”“很多。”我又问：“有
中国货吗？”他彬彬有礼：“不，本店不经营中国货。”我有些尴尬，硬着
头皮又问：“为什么？”他说：“中国货质量不好。”
尴尬中，我想，该料到会有这样的回答。前几年，中俄贸易红火的时候，
中国商品大量涌入俄国市场，一时间，千军万马，鱼龙混杂。注了水的铁皮
罐头，塞了稻草的羽绒服，都趁着没规矩的空儿混了进来，钱进了几个黑心
贩子的腰包，坏名声却落在中国货上。就像中国人因为晋江假药就不信晋江
货，因为温州劣质鞋就不信温州货一样，俄罗斯人上当一次，也不信中国货
了。中国货甚至成了劣质产品的代名词，受到抵制。因此，我得到这样的回
答，不该意外。
我们正在失去俄罗斯市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失去市场有诸多原
因，惟自作自受这个原因最让人痛心！三度中国质量万里行，每次轰轰烈烈
之后，都要感受一次沉重。良心、道德、规则、法律——这些深层次的问题
往往比质量本身还沉重。难道我们的质量万里行要延伸到国际市场上去吗？
质量万里行不能包医百病，什么能治住病根呢？
失去的，若要重新获得，要付出加倍的努力。这次到莫斯科参加’94 中
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都是大公司，人称国家队。要重新获得俄罗斯市场，国
家队当仁不让。这次在莫斯科，他们是参展者，又何尝不是考察者？每一个
在 1994 年来俄罗斯市场看过的中国人都会获得新印象、新认识，这种考察
的意义甚至比展览的意义还要深远，它会带来觉悟，带来调整，带来转机。
在莫斯科，我接触了不少长期在俄罗斯工作生活的中国人，他们最了解
俄罗斯市场的变化，最清楚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与他们交谈，便能感受到
他们的焦虑和清醒。我问大使：“面对俄罗斯变化了的市场，您给国内经济
界企业界什么忠告？”他没有一点迟疑：“不要短视，要有长远眼光。”说
完，他转身走远，留给我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又见北大荒
 

久违了，北大荒。
第一次走近北大荒，我还是个中学生。当时我姐姐他们那些老三届在北
大荒成了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每次来信的信封落款都是“铁字某某某信箱某
某分队”。铁，是当时兵团四师的代号，黑龙江兵团六个师的代号连起来的
便是铿锵有力落地有声的一句话：建设钢铁边疆。
姐姐当时在信中常提到一个词：屯垦戍边，我觉得很新鲜；那个“铁字”，
也很有些神秘的意思，于是在一个暑假，我便去了那个“铁字”——密山。
在那里，我认识了另一种形象的姐姐，认识了姐姐的战友，北京的，上海的，
天津的，后来我才知道，像他们那样的知识青年，北大荒有五十万；我还认
识了姐姐的老排长，那是五十年代的山东转业兵，他媳妇是四川支边青年，
后来我才知道，像他们这样的先驱者，在北大荒有三十万。就是他们这些人，
把茫茫沼泽荒原变成了三千万亩黑土地，变成了全国最大的垦区。在完达山
下姐姐的连队，我第一次见到康拜因，第一次感受到大农场的味道。
后来，大批知青返城，“铁字”也消失了，留下来的北大荒人说，“可
把我们闪了一下。”闪，是东北话里很传神的词。换个词儿，怎么说呢？措
手不及？失落？慢慢地，听不到北大荒的什么消息了，北大荒显得有些沉寂。
再后来，听说北大荒恢复了元气；听说北大荒提出二次创业，再造辉煌；
听说由一百零三家国有农场组成的现代化粮食生产基地已经很有模样了。
再再后来，我又去了北大荒。算一算，距第一次去那儿竟有二十多年了，
这也叫阔别之后的再见吧。
夏至时节的北大荒，真让人眼睛舒服，到处是绿，漫山遍野。小麦、大
豆、水稻、玉米，各有各的绿，孕育着不久后的金黄。地里见不到几个人，
进口的先进中耕机轻松地穿梭，闲下来的农机具停放在家庭农场的小院里。
偶尔遇到个把留下来的知青，他会给你看他承包的侍弄得挺好的水稻
田，除了口音，知青的影子已荡然无存。在农场场部的旧办公室外墙上，依
稀留着“屯垦戍边”的字样，记录着曾有的那个时代。
在今天的北大荒，已见不到过去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人们变得实际，
冷静。谈起农垦制定的本世纪内实现百亿斤商品粮的目标，他们会把根据一
一道来；谈起北大荒的闹心事，他们也不焦躁，深深的忧虑里透出能承住事
儿的成熟。
又见到的北大荒，是成熟了的北大荒。

  
一九九五年七月



北大荒承载着什么
 

这次又见北大荒，感觉和二十多年前不一样，是我老了，还是北大荒老
了？互相见了面，那种感觉是沉甸甸的。
北大荒确实已经不年轻了。开发四十多年，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它很
有些疲惫的样子。粮食越交越多，负担也越来越重。不知不觉间，已是拉家
带口，步履艰难。如今，开发北大荒的第一代人已经纷纷离退休，他们为这
片土地，“献了青春献终身”，成了北大荒的第一批老人。第一代，第二代，
第三代，孩子的孩子正在出生、长大，他们要上学，要住房，要比父辈更好
的生长环境，于是，老老小小，农垦成了一大家子，成了一个小社会。
小社会的形成有历史渊源。北大荒原是没有人烟的荒原，开发使这里有
了人群。有人群，就有了社会需求，衣食住行是最基本的；接下来，医院、
幼儿园、学校、邮局、商店；再下来，警察、电视台、银行⋯⋯慢慢地，什
么都有了，小社会运转起来了，成了农垦的一部分。
细想起来，这部分本该谁来管呢？农场是企业，企业经营要交税，税里
有一部分就该是政府用于基础建设、社会事务的，然而，农场没有得到这部
分返还。多少年来，他们一边交税一边自建家园，他们说，我们的负担是双
重的。
要问北大荒承载的这个负担有多重？一个农场场长告诉我，他要用三分
之一的精力去对付生产以外的事情。一位农管局长告诉我，光是老人孩子，
也就是养老基金和教育资金，每亩地就得担负二十五元。
北大荒的沉重感不仅是昨天留下来的，更有今天要面对的。
北大荒的国有农场曾是计划经济很彻底的地方。哪块地，种什么，都有
指令，国家拨钱拨种子拨化肥，农场交小麦交大豆交玉米。国家拿钱，农场
种地，这种关系稳固地实行了几十年。然而，现在，老农垦遇到了新问题，
市场经济来了，计划经济还没有走，就这么掺和着、交错着，倒让农垦着实
遇上了没遇到过的难事。交粮食，是计划经济方式；买生产资料，是市场经
济方式，里外一算，农场的负担又多了一重。然而，谁叫咱是粮食生产国家
队呢？黑龙江农垦给负重的自己又加上一副重担：本世纪末实现一百亿斤商
品粮。
到底是北大荒，到底是北大荒人。
告别北大荒，农垦人很郑重地授予我一枚纪念章，那是大豆的颜色，小
麦的颜色，玉米的颜色，金灿灿的，上面刻着四个字：北大荒人。这将是我
最珍视的。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四日



闲话闲说崔永元
 

曾与大学生们聊天，他们，特别是女生们希望我谈谈他们所关心的几位
男主持人。当谈到崔永元时，女生男生都会意一笑，一个个变得眼神柔和，
表情放松，饶有兴致，好像我提到的是他（她）哥。
崔永元的确有股“自己人”的劲儿，在他面前，人们不知不觉就不把自
己当外人了。《实话实说》的办公室，推门随便进，他也并没有极热情地说：
“请坐！”“喝水”，可你会很舒服的坐下来随便聊聊。我没有见到过小崔
一本正经坐在办公桌前的样子，倒看他经常处于聊天状态。他的同事一个比
一个年轻，还有两个外国小伙子，不知是实习，还是考察，还是打工，如果
别的部门有俩老外，就有点奇怪，小崔旁边，有谁都挺正常。观众一进《实
话实说》演播室，就被撩拨得想说话。自己会说话，也许不算什么，引得别
人想说话，这是主持人的功夫。那天，我爸我妈去看《实话实说》录像，看
到屏幕下的小崔，原本就觉得近乎，这回更不见外了！我妈亲热地用手拍着
小崔的后背，眼睛炯炯发光：“我们都喜欢你！”这情景让我想起很久以前，
我弟弟当兵回家时，我妈就曾一边拍着儿子的后背一边说：“这小子！”小
崔的亲和力不分男女老少，我们台的阿美就说出了很多女孩子对崔永元的感
觉：当水均益走来，自己急忙理理云鬓，整整衣衫，心里念叨，我怎么没有
柳叶眉，怎么没有杏核眼！而崔永元走来，自己该在沙发上歪着还歪着，该
大口吃回锅肉还吃回锅肉，小崔笑着，就像没看见你的皱纹你的雀斑，这时，
你会随随便便地说：“哥，你笑啥呢？”
小崔的笑有点儿特别，那笑里边有不少内容。有时分明看到他宽厚的笑
容是在鼓励人家说话，可人家一说出来，你才觉得那笑有点儿不怀好意。当
那个意大利女郎在《实话实说》里用无声的口形“说”出北京球迷的京骂时，
小崔就是这样笑的。
让人动心的还不是小崔的笑，而是他的哭。在主持《父女之间》时，看
得出小崔在抑制自己的感情，他的眼圈红了。在《继母》那期节目里，当眼
泪就要流下来的时候，他低下了头，他转身擦泪的镜头后来被编辑删掉了。
那忍住的泪，倒让我掉下泪来。男儿有泪，也挺感人的。有意思的是，小崔
哭时，让人觉得他挺好，而小崔笑时，倒往往让人觉得他有点儿坏。
现在经常听到各界人士谈论小崔。有一位说话特别刻薄的记者在对众主
持人一顿褒贬之后说，崔永元“让说话回到平常”。那位自己不笑专让别人
笑的葛优被问到“有没有你看得上的主持人”，葛优沉思片刻：“嗯，有。
有一丫姓崔的，根本不像丫主持人哪！”话是糙点儿，那名词的“前缀”可
能是葛优对喜欢的人的呢称吧！有一电视资深专家说，小崔刚出来，看着好
像哪儿不对，有点儿痞，可又总惦记着到了星期天看他，越来越想看他了。
这用行话来说，就叫观众期待心理。
也许是自己越没有的，越喜欢，对小崔的主持我就是这样的感觉。看小
崔录像，那是一乐儿。有几次，我不把自己当外人地坐在观众席上看小崔如
何实话实说，忽然有一次听到导播对摄像说：“别把敬一丹拍进去，‘穿帮’
了！”我这才意识到我在这儿碍事儿，导播一定是怕观众不解：怎么《实话
实说》里出现了一张《焦点访谈》的脸？可我还不甘失去找乐儿和学习的机
会，有时就到机房里或摄像照顾不到的地方去看。每当小崔说出什么妙语，
我就会觉得自己挺不会说话的。比如一下岗女工说，再找工作得挣钱多点儿，



离家近点儿，小崔接茬儿：“那得让工厂搬得离你家近点儿。”同样的理儿，
我准得说成这样：“面对再就业，是我们去适应环境呢？还是环境适应我
们？”显得事儿事儿的。难怪人们有这样的印象：一看《焦点访谈》的几张
脸，出事儿了；一看崔永元的脸，这世界上其实没什么事儿。
小崔这种举重若轻的能力可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灵机一动。十年前我
刚认识他时，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记者，当时我去调研这
个正火的节目，人家拿来一批优秀稿件给我，其中一个系列报道很醒目，写
的是西北边关的事儿，很大气，很人性，很正经，很漂亮。稿笺上作者一栏，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崔永元。
不过，今天《实话实说》的崔永元和昨天《午间半小时》的崔永元很不
一样了。
到底是《实话实说》成全了崔永元，还是崔永元成全了《实话实说》，
探讨这个问题，就像探讨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六日



我的话筒
 

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话筒，是在读小学的时候。那时，老
师从我们班挑了几个同学对着话筒念了一段课文，老师说，话筒也叫“麦克
风”。后来，选中了一个叫梁晶的女生到广播室当广播员。以后，每到课间，
梁晶就离开了教室，过一会儿，教室的小喇叭里就传来梁晶那柔和的声音：
“同学们，请准备好，和我一起做眼保健操——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二、二、三、四⋯⋯”我常常是一边揉着眼睛，一边琢磨那是梁晶
又有点儿不像梁晶的声音，想像她面对话筒的样子，暗暗羡慕着她。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停课了，眼保健操也不做了。梁晶后来学唱
歌了。
第二次见到话筒是在中学。我的中学就在我的小学前边。中学管广播站
的马老师走到后边的国庆小学问：这期升入四十四中的学生谁朗诵好？恰好
问到我的小学老师郭清泉，郭老师就推荐了我和朱庆和，于是，我们就成了
四十四中广播站的播音员。我们经常是这样开头的：
敬：哈尔滨市第四十四中学毛泽东思想广播站——
朱：哈尔滨市第四十四中学毛泽东思想广播站——
合：现在开始广播！
敬：首先学习最高指示。
朱：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记不清在那红楼三层的广播站里，我念过多少大批判稿，喊过多少激昂
的口号，记不清在那面对操场的两个大喇叭里，还有串联在几十间教室的小
喇叭里，我播出过多少自己也不懂的话。
又见话筒时，我已当了知青。盖房子的工地需要建一个临时的广播站，
却不知谁能当广播员。这时有人告诉队长：敬一丹在中学当过广播员。于是，
我就被选上了，那个广播站设在工棚里，颇像电影《雷锋》里的那个场景：
工地上，人们在添砖加瓦，大喇叭里喊：同志们，加油干啊！
房子盖好了，广播站也撤了。正在我失落的时候，山上新胜林场新建了
广播站，我就被推荐去了。
新胜广播站的话筒是崭新的，是上海无线电厂生产的，底座是让人愉快
的浅蓝色，话筒上包着一块红绸子。那小小的广播站是我五年知青生活中最
喜欢的地方。每天，当小电站的井东元师傅轰隆一声发起电来的时候，我就
打开  150W 扩大机的低压开关预热，半小时后，再开高压。接着放唱片，是
78 转的《东方红》，然后，音乐渐隐，话筒渐开：“新胜广播站，现在开始
广播！先播送营林段韩凤菊写来的广播稿⋯⋯”然后：“现在转播黑龙江人
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这时，可能有人把门推开一条缝：“小敬，给我们来一
段二人转吧”于是，我就在节目表里预定的文艺节目时间里，放一段二人转
的唱片，还有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什么的。全林场百十位听众全是
熟人，一位大姐告诉我，家里早上从不看表，听广播一响就起床，你要是起
晚了，我们全得晚！知青伙伴告诉我，我们在山上听广播，听不出是你播的
还是省电台播的。我暗自得意，故作平静地说，是我播的。
那段时间，我是完全彻底的采编播合一，干得极充实。后来，局里在我
们新胜林场开广播工作现场会，我在会上介绍我是怎么办广播站的。之后不
久，我就被调到局广播站了。我是哭着走的，我爱上了这个小广播站。那朝



夕伴我的话筒交给了我的下一任播音员韩凤菊。
清河林业局广播站有不止一只话筒，不止一个播音员。这里站长、编辑、
播音员、技术员，按部就班。当然，播出的东西也不仅仅是好人好事和二人
转了。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广播稿里还分为消息、通讯、评论。后来，
我兼了编辑，我写的一位老党员让房的故事不仅在本站播了，还上了《黑龙
江日报》，那时，也没有稿费一说，人家给了我一本《新来的小石柱》作为
鼓励。那时，我在话筒前说了些什么呢？印象最深的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批林批孔、春季造林大会战、护林防火、冬运任务完成了、不要烧好材，要
烧枝丫，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后来，我真的变成省电台的了。大学毕业后我在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当
了五年播音员。记得第一次在话筒前播的是天气预报，播得极郑重，还特意
组织爸妈收听。在话筒前，我喜欢播知识节目、电影录音剪辑、文学欣赏，
最怕的是播送早上的新闻，往往新闻播完了，我还没醒透呢。
那时，电视初起，人手不够，组织上命令我到黑龙江电视台客串。当时，
我对电视有一种排斥，觉得让人品头论足的，算是个什么职业呢！白天，我
在电台的话筒前说：“各位听众”，挺有感觉的；晚上，我在电视台的话筒
前说：“各位观众”，一点儿感觉也没有。我整天磨领导：让我回电台吧！
领导告诉我，电视台新人成长起来以前，你得顶着。
那时的电视可真是初级阶段啊，拍出来黑咕隆咚的。当时，我和我先生
刚认识不久，有人问他：“听说你女朋友在电视台？”
“没有没有。”他总是耻于承认。
人家指着电视里的我：“是她吗？”
“不是不是。”
“我想也不能啊，咱哥们儿怎么也不能找那么大岁数的，有四十了吧？”
其实，那时我年方二十四。
当时我固执地认为，广播是最正宗的，电台、电视台一个大门出入，可
电台的人看电视台，那眼光有点儿像国营大厂看乡镇企业。
可后来，那乡镇企业十分了得，电视高速旋转，我不知不觉被吸了进来。
走进中央电视台，已经和话筒相伴了十年。话筒似乎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
我要说的，它给传播出去了；我听到的，它也听到了。它和我一起走近百姓，
走进大千世界。最偏远的地方，最堂皇的地方，最平常的地方，最热闹的地
方，它都去过，都是一样地做它该做的。它听到过千言万语，但它总是默默
的⋯⋯
当我有了三个“金话筒”时，我知道，获奖三次以后就不再参加“金话
筒”优秀主持人评奖了。我更知道我离开的只是金话筒，我离不开真的话筒。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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